
小小说随 笔

秋阳下的上学路
王旭

又要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学了 。
凉风才吹来，天刚刚凉快，蝴蝶和蜻
蜓才多起来，不让看蝴蝶和蜻蜓，要
去上学。 在河川里玩才不出汗，吃饭
才不烫，多好的天气，又要钻进笼子
里听老师讲作文，背乘法口诀表。 小
孩子都得上学吗？

第一节是数学课，老师很厉害，
不能迟到。 可是一转眼， 发现脚下
竟长满了野草。 野草都弯着腰 ，苍
老的叶子里藏着肥大厚实的果实 。
什么时候长这么多野草？ 放假时什
么也没有，而现在草都长了长长的
蓬松的毛毛， 像个狗尾巴。 我的同
桌怎么没有告诉我假期中发生的

巨大变化？ 或许他像我一样也不知
道。

正当我惊讶于自己的发现时 ，
一声蟋蟀的鸣唱打断了我的思绪 。
几天前爷爷给我编了个蟋蟀笼子 ，
能养俩蟋蟀， 可还没有请来蟋蟀居
住。 一个空笼子多没有面子，如果能
逮一只养在里面该多好。 蟋蟀住在
草丛里，时不时地唱一两句歌，刚才
听到我的脚步声，吓得闭了嘴，不言

语了。 爷爷说蟋蟀只有吃饱才鸣唱，
秋天满天满地都是果实， 蟋蟀吃得
饱，唱得也欢，声调也高。

我要请一只蟋蟀迁入我的蟋蟀

笼子，于是，小心地蹲下去，轻轻地
扒开草丛。 一只肥硕的蟋蟀静静地
趴在草丛下面， 它听到动静， 缩着
头，向四周张望。 我停一停，想看看
从哪儿下手方便，以防止它逃跑。 它
没有发现我， 趴在草根上， 一动不
动。 它见只是草倒向了一边，阳光明
媚了些，觉得安全，或许一见阳光，
十分新奇，又大声唱起来。 我趁其不
备，猛地捂过去。 蟋蟀十分麻利，只
一蹿便钻入草丛深处。

我惋惜地望着孤单的草棵 ，失
望地甩甩手。 蟋蟀笼子又要空几天
啦。蟋蟀不需要上学吗？老师检查不
检查它的作业？ 天凉了，它冷不冷？
可能它也不喜欢笼子， 不想过笼子
中的生活。 我掏出自己的笼子，厌恶
地扔了好远。 我不想钻进学校的大
笼子， 也不想让蟋蟀住我给他弄的
小笼子。 这笼子太小了，装不下它，
更装不下它的自由和梦想。

高年级的学生匆匆忙忙地往学

校赶。 我怕迟到了，也急忙背起书包
去学校。 高年级的学生怎么这么爱
上学？ 不看路边的草，也不听蟋蟀歌
唱，真怪！ 我赶不上他们，赶不上便
不赶，又在路上磨叽着不走。

我怎么没有注意到路旁的小

花？ 我所知道的花都是开在春天里
的。 老师说春天到花儿开， 即便门
前的枣树开花晚， 那也在春末呀 。
现在， 树叶已苍老， 草也结了沉甸
甸的种子， 庄稼马上成熟， 怎么还
有花？ 路边什么时候长这么多茎比
筷子还细、 叶子深绿的植物？ 这植
物在顶上分出几个枝杈，每个枝杈
都戴着花帽一样顶着一朵花。 有的
已经热烈大胆地绽开， 有的还羞涩
扭捏地打着朵儿。 绽开的花儿才指
甲盖那么大， 一圈淡蓝的细细的花
瓣围着一簇深黄色的花蕊， 十分紧
凑热和。 它们开在一起，点点滴滴，
相互映衬， 像要比比谁更漂亮美丽
一样。

我要摘一朵送给我的同桌 ，他
一定没见过，因为以前我也没见过。

预备铃响了， 讨厌的铃声追魂
一样催着人，一会儿上课，一会儿下
课，一会儿集合。 数学老师真厉害，
迟到了让站在教室门口听课。

不行， 站教室门口也非摘朵花
不可，要让同桌见见这时候的花。 不
能摘多了，只能摘一朵，让他看看就
行了，不然，花会伤心的。 一朵离开
朋友的花，多孤单啊。

我掐了一朵小花，攥在手心里，
不敢握紧，怕弄残了，也不敢太松，
怕从手里滑下来。 我小心地护着花，
匆匆往学校跑去。

刚好数学老师抱着他的书往教

室去。 真险，没有迟到。 为什么非要
在教室里上课？ 晴天不能在路上、河
边上课吗？我埋怨着往教室里赶。天
下的孩子都得去学校吗？

同桌也摘了一朵花，见我，赶紧
偷偷地从书包里掏出来， 暗暗地递
给我，伸着头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
“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花吧？送给你。 ”
我张开手，让他看，他抿嘴笑。 我俩
赶紧小心翼翼地收起花， 放到书桌
抽屉里，准备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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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帮手和精神家园
戴俊贤

《周口日报》在创刊 35 周年之
际开展“见证与成长”征文活动，引
发了我动情、动心、动脑的温情回
忆与思考，使我倍加感恩、感激与
感谢，也让我对《周口日报》心怀更
多期待，寄予美好祝愿。

《周口日报》创刊时，我在商水
县委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负责起
草县委文件、领导讲话等。 《周口日
报》上刊登的许多文章，给了我很
大的启发和帮助，成为我工作上的
得力助手。有时我也把本地的一些
好的做法和经验写成稿件寄给报

社。其中一篇介绍商水县发展庭院
经济的稿件，刊登在《周口日报》一
版，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后来，我调到周口地委办公室
工作，与《周口日报》的联系更密切
了。 任督查科科长期间，因工作需
要，我在《周口日报》连续刊发了几
十篇有关督查工作的稿件，有力地
促进了地方党委督查工作的开展。
河南省委办公厅在全省推介了周

口经验。周口地委办公室被评为省
督查工作先进单位。站上领奖台的
那一刻，我从心里感谢《周口日报》
给我的诸多帮助和大力支持。

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以后，我经
常参与重点调查和重大宣传活动，
这些都与报社工作紧密相连。 2000
年夏，我主持调研中心城区城市建
设 ， 调研报告 《构筑明天的辉
煌———周口中心城市建设之我

见》，于 7 月 25 日在《周口日报》刊
载后，在社会上产生较强反响。 这
类的重大宣传还有很多，我就不一
一列举了。

我撰写的理论文章，《周口日

报》给予了很多关注和支持，先后
刊载《培育“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
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的新发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等文章，有的文章还被
杂志转载或收入文库。 2014 年 11
月 21 日，我的论文《保持忧患意识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入选
求是杂志社、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第
四届党性教育“延安论坛”，我也应
邀参加论坛。 2015 年 5 月 11 日至
6 月 8 日，《周口日报》 将这篇论文
全文连载。

我是文学爱好者，爱看报纸的
文艺副刊，尤其喜爱诗歌，有时也
练习写诗歌和散文。我发表的第一
首诗就是在《周口日报》副刊上，这
给了我很大鼓励，激发了我的诗歌
创作热情。后来，我出版了诗集《百
花集》，加入了河南省作家协会。近
年来，我所写的诗歌，更是得到《周
口日报》 副刊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不少诗在副刊发表。

我在与《周口日报》一路同行
的历程中，见证了周口日报社的发
展与壮大、成就与辉煌。 在这一历
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感受到
了人生的价值， 以及文字的力量。
在《周口日报》创刊 10 周年时，我
曾写过一首诗表达祝贺之意，诗中
有“小树成荫欲参天”一句，我曾参
与周口日报社的“读者林”植树活
动，如今林木已然茂盛高耸，郁郁
葱葱。

我相信，《周口日报》将继续发
挥主流媒体强大的舆论宣传作用。
真诚地祝愿《周口日报》的明天更
加美好！

窗外
归零

周六下午两点，女人来到咖啡店，
拣了一个靠窗的卡座， 点了一杯不加
糖的黑咖啡， 细细地品着。 初冬的省
城，天气微冷，临窗的街是背街，行人
不多，恬淡安静。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一个
充满磁性又低沉的男声打破了这里的

宁静，就像十年前男人的声音。女人猛
地回过头，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你是———”女人迟疑，有点儿不
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我，十年前我们见过面。”男人
如释重负， 神情放松了下来，“你还记
得我吗？ ”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女人的心
里五味杂陈。十年前的见面，是两人第
一次见面。两人自网上认识，都很喜欢
音乐，一首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让
两人产生共鸣，因此结缘。音乐、文学、
生活，两人聊得越来越投机，越来越有
默契。 后来， 男人来到女人所在的城
市。两人一见，互生好感，差点儿沦陷。
最后两人刹住了车， 一切回到了最初
的平静。毕竟两人都有家庭，感情发展
下去对彼此都不好。

九年前， 女人的丈夫与女人协议
离婚，一子一女归男方抚养，婚后的财
产也尽归男方。离婚的理由，是女方婚
内出轨。女人本来不想离婚，但丈夫甩
出来一大叠自己和男人在宾馆里的亲

吻照片，女人瞬间明白了。女人想找男
人对质， 却发现男人已经更换了联系
方式。 女人知道丈夫外面有了其他女
人， 只是查无实据。 丈夫为了那个女
人，想办法让自己净身出户。女人恨自
己太轻信丈夫，太轻信别人。女人的心
凉了，不再纠缠，也不再挽留，直接在
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两个孩子已经
被丈夫洗脑，彻底地恨上了女人。离婚
一个月后， 丈夫娶了他放在心尖尖上
的女友，开始了幸福的人生第二春。

到底是丈夫棋高一着，女人服，她
认命。与丈夫的那场离婚大战，耗尽了
女人的心血，女人的心一片寒凉。女人

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那个城市， 来到
省城。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女人有了
车， 有了房， 有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公
司，却唯独没有恋爱、结婚。 不是没有
优秀的男人追求， 也不是找不到优秀
的男人成家，只是，再也没有了爱的能
力。如今，又见到这个让她心动过也让
她恨过的男人， 女人一时间不知道说
些什么。

“哦。”女人不置可否，勉强的笑意
难达眼底。

“十年前，是我错了，我欠你一个
道歉。虽说我当时不得已，但还是伤到
了你。对不起！”男人感情真挚，态度诚
恳。

“哦，” 女人转头望向窗外， 下雪
了，“我猜到了。你的道歉我收到了，没
什么事，你可以走了。 ”

“我不走！ 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想
伤害你。”男人说，“当时我老婆要做心
脏搭桥手术，需要用钱，正好你前夫找
到了我，他给了我一大笔钱，让我勾引
你，又找人拍照，引你下套……我无脸
见你，换了联系方式，拉黑了你，让你
找不到我。我每天都在愧疚里煎熬，每
天都辗转难眠。过了两年，我老婆去世
了，又过了三年，孩子也都成家了。 我
这才开始四处打听你的消息。 今天能
见到你，也算是老天开恩了。 ”

“好了，不要再说了。 你说的这些
事，我知道了。 我相信你没有骗我，也
理解你的处境 ， 可还是做不到原谅
你。 ”女人依旧望着窗外，“我累了，你
走吧！ 以后别来找我了，再也不见！ ”

“再也不见。 好，好，我懂了。 我不
会再打扰你，祝你幸福。不管你是否原
谅我，你永远都是我的女神。 ”男人像
泄了气的皮球，口里喃喃道。

说完，男人站起身走了，他那高高
瘦瘦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这个初冬的

午后。
“也祝你幸福。”女人默然坐下，再

一次望向窗外。雪越下越大，窗外的风
景渐渐模糊……

风吹过母亲的眼角
孟一锋

母亲老了。
听说我从县城回来， 母亲蹒跚

着挪动老迈的双腿来看我。 从村南
头到我家不过二百米， 母亲走得很
艰难，如同她走过的人生路，迈出的
每一步都灌注着执着。 母亲老了，不
再有矫健的步伐，只能慢慢挪动，她
抬起左脚，又艰难地抬起右脚，执拗
地一点点挪动着身子。 母亲想看看
自己的儿子， 那块从她身上掉下来
的肉，心里总是挂念着。

曾经年轻的我面对年轻的母

亲，满口豪言，誓要干一番大事业，
母亲总爱打破我的幻想：“儿啊，做
啥事都不容易啊。 活在世上很难，要
走一步看一步啊！ ”

我对母亲的忠告充耳不闻 ，如
加满油的汽车不顾一切地向前冲。
事业起起伏伏，人生如大海之舟，漂
泊着起伏不定。 从没想过会狼狈地
退回农村， 没想过伤痕累累地回到
老家。 我败了，四十多岁回到原点，
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 回望前半生，

我心里莫名升起一阵哀伤。
当我颓废地回到母亲身边 ，她

眼里载着波澜不惊的镇定，笑着说：
“峰儿，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这世
上唯一能宽容我过错的就是母亲 ，
不在乎我的人生路走得怎么样，心
想儿孙好好地站在她面前，就很好。

母亲心里是孤单的， 心里装着
太多的挂念， 她的双腿似乎灌满了
铅块， 去看儿子时迈出的每一步都
很慢，也很艰难，载着沉重的母爱。

母亲走到我身边的时候， 我正
在屋前的工棚里，忙着手里的活计。
母亲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我
转过身望着她布满沧桑的脸， 见她
眼里透着闪亮的光彩。 扫视我一遍
后，母亲似乎很满意。

母亲艰难地挪动着，穿过大门，
挪到堂屋， 伸头瞅了瞅。 我跟着母
亲，走在她身后。 她转过身又看了看
我：“妞呢？ 没回来吗？ ”

“没，妞妞没有回来。 ”母亲听到
了我的话，似乎有点失落。 妞妞是我

的小女儿， 是母亲带过的最小的孙
女， 母亲希望每个星期天都能看到
她，那是母亲的挂念。

母亲带着失落， 又艰难挪动着
老迈的腿，准备回她的住处。 “娘，你
歇会儿吧？ ”我试图挽留母亲。

母亲摆摆手，没有说话，我也不
知道她听没听到我说的话。 母亲耳
朵几年前就背了，看到别人张嘴，就
习惯性摆摆手，表示她听不见。

九月的风吹着， 母亲的白发在
凉风中乱舞，每一根都带着辛酸，每
一根都带着思念。 夕阳洒下一片金
黄的余晖， 缕缕白发闪着母爱的光
辉。

我望着母亲艰难而去的背影 ，
充满负罪感，恨自己的无能，也恨自
己的清高，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没
能让母亲在晚年过上好日子， 没能
让母亲享上福， 我的孝心不过是回
家看看她苍老的模样， 偶尔坐在她
身边陪伴她一小会儿。 我懂，我坐在
母亲身边那一刻，她安心，又满足。

我不在老家的日子， 母亲就常
杵在村前的桥头， 默默向我的房舍
瞅着，常常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 有
时候母亲不放心， 艰难地挪动着来
到院门外，从门缝往里瞅两眼，母亲
希望看到她心里的挂念。

我望着母亲艰难地往回走 ，担
心母亲被绊倒， 紧跑几步跟在她身
后。

母亲走了半小时的路， 才走了
不到一百米，停下，拄着拐棍慢慢地
转过身来，想再望两眼，她的眼睛有
些混浊。 看到我的脸，母亲似乎很惊
诧。我握住母亲冰凉的手。母亲转过
身的刹那， 我在她眼里发现了一颗
水珠，在眼眶里打着转，执拗地旋转
着不忍落入人间。 九月的风吹过，一
颗玉珠带着不甘心掉入脚边尘土 ，
如同母亲的心，落了地，带着一丝不
安。

九月的风扫过我的脸， 有两股
热流淌进嘴里，咸咸的，掺着一丝苦
涩，直到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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